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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孩
的
﹁
熱
血
﹂
程
度
原
來
可

以
比
青
年
的
還
要
高
，
這
是
我
看

罷
︽
熱
血
芭
蕾
︾
的
強
烈
感
受
。

生
命
中
許
多
事
情
，
還
不
是
生

理
盡
可
解
釋
，
包
括
﹁
熱
血
﹂
這

一
回
事
，
以
及
﹁
㠥
迷
﹂。

莫
札
特
在
他
的
書
信
裡
，
提
到
他
從

小
便
靈
感
滿
溢
。
茶
餘
飯
後
，
旋
律
便

像
從
天
而
降
，
催
使
他
走
到
鋼
琴
前
坐

下
來
，
一
個
音
符
也
不
走
漏
地
從
指
間

流
出
，
記
下
的
跟
在
他
腦
海
中
的
一
模

一
樣
。
但
即
使
如
他
般
天
才
型
的
藝
術

家
，
音
樂
也
需
要
熱
情
，
讓
要
成
就
的

縈
繞
腦
際
。
那
份
﹁
㠥
迷
﹂，
是
人
類
傑

出
創
造
的
先
決
條
件
。

紀
錄
電
影
︽
熱
血
芭
蕾
︾
中
記
述
兩

位
十
歲
至
十
三
歲
的
芭
蕾
舞
學
童
，
如

何
奮
力
爭
取
獎
學
金
到
頂
級
的
芭
蕾
舞

學
校
學
習
，
務
使
這
舞
蹈
成
為
他
們
的

志
業
。
十
一
歲
的
美
國
男
童
艾
雲
，
其

舞
姿
的
準
確
度
和
技
巧
度
使
人
驚
訝
，

他
更
像
是
一
個
天
生
的
芭
蕾
舞
員
，
從
臉
龐
的
輪

廓
到
翩
翩
風
采
，
都
實
實
在
在
一
副
﹁
天
將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
的
模
樣
。
他
的
願
望
是
不
可
能
落
空

的
，
失
敗
了
﹁
天
地
不
容
﹂。
賽
果
在
電
影
裡
是
戲

劇
性
的
，
始
料
不
及
。

另
一
位
也
是
十
一
歲
的
美
國
混
血
兒
美
子
，
在

﹁
虎
媽
﹂
母
親
的
悉
心
栽
培
下
，
把
每
一
個
芭
蕾
舞

角
色
都
掌
握
如
鬼
斧
神
工
，
並
注
入
了
異
常
成
熟

的
性
情
。
她
的
表
現
超
越
了
她
的
年
紀
，
好
像
她

體
內
另
有
一
股
神
奇
的
力
量
在
帶
動
㠥
身
子
。
美

子
也
出
奇
地
順
從
，
好
像
反
叛
只
會
浪
費
時
間
，

而
﹁
虎
媽
﹂
也
㠥
迷
於
芭
蕾
。
母
女
二
人
互
相
協

作
，
完
成
近
乎
神
聖
的
藝
術
任
務
。

﹁
熱
血
﹂
與
﹁
㠥
迷
﹂
不
只
是
身
體
和
年
齡
的

事
，
那
份
呼
召
如
神
來
之
筆
，
只
屬
於
少
數
的
選

民
。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熱血」與「㠥迷」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話
說
在
中
古
時
代
，
東
方
與
西
方
的
學
者
都
不

免
受
到
視
力
衰
退
的
困
擾
，
不
能
看
清
楚
書
中
文

字
，
都
得
要
想
辦
法
去
看
清
日
漸
朦
朧
的
世
界
，

乃
有
一
個
這
樣
的
傳
說
：
某
天
雨
後
，
英
國
學
者

培
根
在
花
園
散
步
，
看
到
蜘
蛛
網
上
沾
了
水
珠
，

他
發
現
，
透
過
水
珠
看
樹
葉
，
葉
脈
便
放
大
了
，
連
葉

脈
上
細
毛
也
看
得
很
清
楚
，
他
於
是
嘗
試
用
玻
璃
球
來

看
書
，
可
還
是
看
得
模
糊
不
清
，
他
忽
然
心
生
一
念
，

設
法
割
出
一
塊
玻
璃
，
用
來
看
書
，
發
現
文
字
果
然
放

大
了—

—

在
眾
多
眼
鏡
傳
說
當
中
，
這
倒
是
比
較
可
信

的
想
像
。

田
納
在
︽
不
只
是
發
明—

—

科
技
改
變
人
性
︾
一
書

寫
了
很
多
眼
鏡
的
故
事
，
他
嘗
試
告
訴
與
眼
疾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的
世
人
：
眼
鏡
史
既
是
科
技
史
，
也
是
人
文
精

神
發
展
史
。
話
說
現
代
歐
洲
初
期
之
前
有
關
眼
鏡
製
造

的
文
獻
很
少
留
存
下
來
，
根
據
光
學
科
技
史
學
家
丹
尼

斯
．
西
姆
思
︵D
ennis

Sim
m
s

︶
的
說
法
，
最
早
將
熱

玻
璃
倒
入
模
子
製
作
鏡
片
的
方
式
，
並
不
是
歐
洲
人
的

業
績
，
而
是
源
自
一
千
年
前
的
伊
斯
蘭
世
界
，
那
是
廣

義
的
東
方
，
只
是
高
傲
的
西
方
人
還
不
肯
虛
心
地
面
對

歷
史
，
還
不
肯
面
對
史
實
。

眼
鏡
既
代
表
智
慧
，
也
代
表
愚
蠢
。
莫
迪
納

︵T
om
aso

da
M
odena

︶
於
一
三
五
二
年
在
聖
尼
古
拉
教

堂
繪
製
壁
畫
時
，
就
描
繪
了
神
職
人
員
正
在
讀
書
和
寫

作
，
﹁
其
中
包
括
樞
機
主
教
尼
古
拉
斯
︵N

icholas

︶，

他
正
在
用
放
大
鏡
研
究
東
西
，
還
有
普
羅
旺
斯

︵Provence

︶
的
樞
機
主
教
雨
果
︵H

ugo

︶
正
在
寫
作
，
他
鼻
子
上

掛
㠥
帶
鉸
鏈
眼
鏡
。
﹂

愛
德
華
．
田
納
從
而
指
出
，
對
畫
中
的
神
職
人
員
來
說
，
眼
鏡

已
經
具
有
雙
重
意
義
了
：
﹁
他
們
在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的
象
徵
，
以

及
個
性
的
一
部
分
，
就
好
像
二
十
世
紀
公
眾
人
物
的
眼
鏡
也
是
性

格
表
徵
的
相
同
道
理
。
﹂
或
者
可
以
這
樣
說
吧
，
每
一
副
眼
鏡
，

都
有
一
個
故
事
，
都
有
一
個
等
待
我
們
耐
心
解
讀
的
故
事
。

西
方
人
對
眼
鏡
也
曾
抱
懷
疑
態
度
，
就
像
乾
隆
皇
帝
不
肯
借
助

這
種
﹁
第
二
視
力
﹂
。
話
說
德
國
物
理
學
家
亨
利
昆
拉
特

︵H
einrich

K
hunrath

︶
也
是
煉
金
術
士
，
他
對
眼
鏡
顯
然
並
不
信

任
，
他
在
一
五
九
九
年
發
表
了
一
篇
論
文
，
文
末
附
上
一
個
小
插

圖
補
充
說
明
，
那
是
一
隻
戴
眼
鏡
的
貓
頭
鷹
，
左
右
各
有
一
支
燃

燒
蠟
燭
形
成
交
叉
的
火
光
。
圖
上
的
題
詞
寫
道
：
﹁
對
注
定
不
會

看
的
人
來
說
，
要
燭
火
、
燈
光
、
眼
鏡
究
竟
有
何
用
處
？
﹂
這
種

對
眼
鏡
的
質
疑
，
也
許
就
牽
涉
到
對
於
處
身
的
時
代
的
種
種
反

省
。眼

鏡
作
為
人
類
的
第
二
視
力
，
當
然
也
有
它
並
不
光
彩
的
過

去
，
田
納
告
訴
我
們
，
我
們
可
以
在
十
六
世
紀
的
畫
師
的
作
品
中

看
出
端
倪
：
老
布
洛
哲
爾
︵Pieter

B
ruegel

the
E
lder

︶
的
畫
作
有

許
多
被
大
量
複
製
成
版
畫
，
畫
中
人
大
多
薄
唇
，
看
似
刻
薄
，
對

藝
術
一
竅
不
通
：
﹁
一
面
望
向
畫
家
肩
膀
後
方
，
一
手
同
時
放
在

錢
包
上
準
備
了
結
買
賣
的
收
藏
家
，
就
是
戴
㠥
眼
鏡
；
而
頭
髮
散

亂
對
藝
術
如
癡
如
狂
的
藝
術
家
則
沒
有
戴
眼
鏡
。
﹂
老
布
洛
哲
爾

還
畫
了
﹁
異
象
﹂
：
一
隻
驢
從
窗
外
看
㠥
教
室
內
書
架
上
的
一
本

樂
譜
及
一
副
眼
鏡
，
﹁
好
像
是
強
調
對
無
法
理
解
的
人
來
說
，
什

麼
樣
的
輔
助
工
具
都
沒
用
﹂。

眼鏡總是有故事
葉　輝

琴台
客聚

話
劇
明
星
焦
媛
導
編
演
一
身
三
職

的
︽
鄧
麗
君
傳
︾
定
於
十
月
十
九
日

在
新
光
大
舞
台
亮
相
面
世
。
作
為
鄧

麗
君
一
生
人
密
友
，
當
日
為
開
演
第

一
場
，
阿
杜
自
然
不
放
過
第
一
時
間

現
場
欣
賞
觀
摩
的
機
會
。
鄧
麗
君
一
九
九
五
年
五
十

三
歲
在
清
邁
猝
逝
，
她
生
平
由
十
七
歲
至
死
前
五
十

三
歲
共
有
四
段
婚
姻
都
欠
臨
門
一
腳
而
沒
有
完
成
終

生
大
事
，
首
先
十
八
歲
時
大
紅
，
與
男
星
張
沖
合
演

過
︽
歌
迷
小
姐
︾
之
年
為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富
商
林
公

子
力
追
，
但
突
然
傳
出
林
公
子
患
病
逝
世
，
第
一
單

婚
姻
由
此
告
吹
。
一
九
七
四
年
鄧
麗
君
廿
一
歲
出
日

本
︽
紅
白
歌
大
賽
︾，
此
一
年
和
成
龍
成
為
日
本
最
紅

的
兩
個
華
人
，
成
龍
突
傳
林
鳳
嬌
懷
孕
和
鄧
告
吹
，

這
是
第
二
次
散
掉
。
第
三
次
，
一
九
七
六
年
廿
三

歲
，
全
亞
洲
掀
起
鄧
麗
君
旋
風
，
富
商
郭
鶴
年
之
子

郭
孔
丞
向
她
求
婚
，
鮮
花
婚
紗
請
柬
都
訂
好
了
，
臨

婚
禮
前
夕
郭
母
全
力
反
對
，
鄧
麗
君
第
三
次
婚
約
也

告
吹
了
。
最
後
一
次
，
一
九
九
五
年
和
法
國
男
友
約

好
清
邁
回
港
後
就
舉
行
婚
禮
，
可
是
九
月
五
日
鄧
在

清
邁
猝
逝
，
什
麼
都
告
吹
了
。
如
此
一
生
人
四
次
婚

約
未
得
如
願
，
一
代
歌
后
真
正
是
紅
顏
薄
命
，
如
今

只
有
台
北
基
隆
金
寶
山
鄧
墓
獨
留
青
冢
向
黃
昏
了
。

如
此
和
一
代
影
后
王
祖
賢
一
樣
，
都
是
婚
禮
前
夕
多

次
失
腳
沒
有
一
次
做
成
新
娘
，
兩
個
一
代
紅
人
同
一

命
運
，
令
所
有
好
友
都
為
之
惋
惜
，
世
間
紅
顏
竟
有

如
此
巧
合
的
？

所
以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同
代
美
人
鍾
楚
紅
結
婚
後
兩

年
而
失
婚
，
只
有
同
時
代
大
美
人
林
青
霞
嫁
得
好
夫

君
，
兒
女
滿
膝
幸
福
結
局
。
港
台
代
表
中
國
電
影
發
揮

最
燦
爛
光
明
的
十
年
到
今
，
都
一
一
令
人
懷
念
不
忘
，

可
惜
，
如
今
香
港
電
影
和
電
影
人
的
黃
金
歲
月
已
一
去

不
復
返
了
。

如
今
憶
昔
共
同
打
拚
共
同
成
長
的
一
段
黃
金
光
陰
，

一
切
已
不
可
追
回
，
一
切
只
成
記
憶
。
兩
岸
三
地
四
大

美
人
四
段
婚
姻
各
有
其
精
彩
處
，
俱
成
歷
史
了
。

阿　杜

杜亦
有道

目
前
，
中
國
是
高
速
鐵
路
鋪
軌
最
長
的
國
家
，
已
經
達
到
一

萬
公
里
，
國
家
已
經
建
立
了
四
縱
四
橫
的
高
速
鐵
路
幹
線
，
從

廣
州
到
北
京
只
需
要
八
個
小
時
，
從
上
海
到
蘭
州
也
是
八
個
小

時
。
到
了
二
○
一
五
年
，
中
國
的
高
速
鐵
路
里
程
就
會
達
到
四

萬
公
里
。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
好
像
中
國
那
樣
，
高
速
鐵
路
高
度

密
集
。
高
度
密
集
的
高
速
鐵
路
網
絡
，
加
上
十
三
億
的
人
口
，
打
造
了

一
個
高
效
率
的
經
濟
發
展
網
絡
，
物
流
的
成
本
大
大
減
輕
，
人
才
的
交

流
大
大
加
強
，
整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分
工
更
加
合
理
，
落
後
地
區
加
快
了

現
代
化
。
四
方
的
國
家
，
都
在
羨
慕
中
國
的
經
濟
增
長
率
，
羨
慕
中
國

廣
大
的
消
費
市
場
，
羨
慕
中
國
的
高
速
度
發
展
。

高
速
鐵
路
很
大
程
度
取
代
了
民
航
路
線
，
節
省
了
運
輸
成
本
和
時

間
，
一
般
來
說
，
兩
個
小
時
之
內
的
民
航
飛
機
的
里
程
，
乘
坐
高
速
鐵

路
更
加
方
便
，
更
加
便
宜
了
。

最
初
的
時
候
，
高
速
鐵
路
比
綠
色
車
皮
的
舊
式
火
車
，
車
票
價
格
貴

了
很
多
，
許
多
中
部
城
市
的
火
車
站
客
流
量
非
常
少
，
五
年
過
去
後
，

本
來
冷
清
清
的
內
陸
城
市
火
車
站
，
已
經
迫
爆
了
。
以
長
沙
火
車
站
為

例
，
每
隔
幾
分
鐘
就
開
出
一
班
高
速
火
車
，
開
往
全
國
各
地
，
而
且
每

一
班
車
都
滿
員
。
因
為
五
年
內
，
高
速
鐵
路
的
票
價
沒
有
改
變
，
但
工

人
的
工
資
已
經
提
高
了
一
倍
多
。
越
早
興
建
的
高
速
鐵
路
，
因
為
成
本

低
，
賺
錢
越
多
。

高
速
鐵
路
不
誤
點
，
但
飛
機
經
常
會
。
高
速
鐵
路
的
車
廂
非
常
寬

敞
，
可
以
起
來
走
路
，
飛
機
則
不
可
。
廣
州
到
上
海
，
四
個
半
小
時
就

可
以
到
達
。
商
務
客
人
寧
願
坐
高
速
鐵
路
，
在
火
車
上
，
可
以
準
備
商

務
會
議
的
文
件
。

有
了
高
速
火
車
，
甘
肅
、
陝
西
、
河
南
、
湖
北
、
四
川
、
雲
南
這
些
落
後
的
地

區
，
立
即
可
以
迎
接
沿
海
地
區
的
密
集
勞
工
的
轉
移
，
大
量
發
展
來
料
來
樣
加
工

業
，
大
量
農
民
轉
為
了
城
市
的
工
人
。
企
業
在
北
京
、
深
圳
這
些
比
較
繁
華
的
城

市
設
立
研
發
中
心
，
因
為
這
些
地
方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的
年
輕
人
很
多
，
然
後
讓
他

們
頻
繁
地
出
差
去
工
廠—

—

工
廠
建
在
薪
資
和
土
地
成
本
較
低
的
城
市
，
比
如
天

津
和
長
沙
，
當
天
即
可
往
返
，
企
業
還
能
更
多
地
對
產
品
做
出
調
整
，
以
期
讓
產

品
具
備
更
高
的
附
加
值
。

最
重
要
的
改
變
是
蘭
州
到
新
疆
鐵
路
的
電
氣
化
。
從
蘭
州
出
發
，
途
經
青
海
省

西
寧
，
甘
肅
省
張
掖
、
酒
泉
、
嘉
峪
關
，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哈
密
、
吐
魯
番
，

最
終
進
入
烏
魯
木
齊
二
宮
站
，
最
高
時
速
為
三
百
五
十
公
里
。
這
是
新
疆
境
內
的

第
一
條
高
速
鐵
路
。
建
成
後
，
新
疆
到
北
京
、
上
海
、
廣
州
的
運
行
時
間
將
壓
縮

到
現
在
的
四
分
之
一
，
十
二
個
鐘
頭
就
可
以
到
達
。
貨
運
的
能
力
是
原
來
蘭
新
鐵

路
貨
運
輸
送
能
力
的
兩
倍
以
上
。
中
國
將
會
全
面
開
發
新
疆
對
中
亞
細
亞
、
印
度

次
大
陸
的
貿
易
，
新
疆
的
深
圳
將
會
出
現
。

高速鐵路改變了中國
范　舉

古今
談

我
不
時
看
到
外
國
的
佛
蘭
明
高
舞
蹈
團

來
港
演
出
，
卻
總
因
種
種
理
由
錯
失
觀
賞

機
會
。
這
次
康
樂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文
化
節

目
組
從
西
班
牙
邀
請
其
國
立
舞
劇
院
來
港

獻
藝
，
我
把
握
機
會
到
元
朗
劇
院
欣
賞
。

我
從
沒
想
過
香
港
人
原
來
對
佛
蘭
明
高
舞
蹈
那

麼
熱
愛
。
即
使
在
元
朗
演
出
，
仍
然
坐
無
虛

設
，
而
在
沙
田
的
兩
場
演
出
亦
告
滿
座
。
這
真

是
一
個
可
喜
的
現
象
，
證
明
舞
蹈
這
門
表
演
藝

術
甚
為
香
港
人
所
喜
，
而
且
他
們
都
是
懂
得
挑

選
高
質
素
的
節
目
來
欣
賞
。

西
班
牙
國
立
舞
劇
院
自
然
是
高
質
素
的
表
演

團
體
，
這
次
他
們
表
演
了
上
半
場
的
︽
法
魯
卡
︾

︵Farruca

︶
三
人
舞
和
︽
波
里
羅
︾︵B

olero

︶，

以
及
下
半
場
的
︽
美
狄
亞
︾︵M

edea

︶。
三
人

舞
由
三
位
男
舞
蹈
員
和
一
眾
樂
師
演
出
，
在
沒

有
故
事
或
花
巧
的
舞
衣
下
於
空
空
的
舞
台
上
展

示
他
們
的
舞
藝
。
︽
波
里
羅
︾
的
舞
台
效
果
最

是
好
看
，
二
十
多
名
男
女
舞
蹈
員
穿
上
華
麗
的

舞
衣
在
舞
台
上
跳
出
了
佛
蘭
明
高
舞
蹈
的
澎
湃

激
情
。
編
舞
利
用
舞
台
上
區
的
鏡
子
將
人
物
轉

出
轉
入
，
很
有
神
秘
魅
力
。
大
夥
兒
的
團
隊
精

神
高
漲
，
水
平
均
一
，
合
拍
一
致
，
看
得
觀
眾

在
西
班
牙
獨
有
的
節
奏
中
如
癡
如
醉
，
掌
聲
久

久
不
絕
。

下
半
場
演
出
的
是
將
希
臘
三
大
悲
劇
家
之
一E

uripides

的

名
著
︽
美
狄
亞
︾
編
成
的
一
個
佛
蘭
明
高
舞
劇
。
舞
劇
刪

去
美
狄
亞
與
丈
夫Jason

的
戀
愛
經
過
和
早
期
的
婚
姻
情

況
，
由Jason

置
年
老
色
衰
的
髮
妻
和
兩
名
兒
子
不
顧
，
與

新
歡C

orinth

國
的
公
主
相
戀
掀
起
序
幕
。
之
後
的
各
場
舞

蹈
順
㠥
故
事
的
發
展
寫
成
：
美
狄
亞
乞
求
並
色
誘
丈
夫
返

回
身
邊
；
她
被C

orinth

國
王
阻
撓
、
與
他
衝
突
、
被
侍
從

武
力
對
待
和
痛
心
欲
絕
；
公
主
大
婚
、
美
狄
亞
令
兩
名
兒

子
獻
上
有
毒
袍
子
毒
殺
公
主
和
國
王
；
美
狄
亞
命
下
屬
手

刃
兩
名
兒
子
，
使Jason

痛
苦
一
生
。
舞
劇
情
節
清
晰
，
層

次
分
明
，
即
使
對
這
個
希
臘
悲
劇
毫
無
認
識
的
觀
眾
仍
能

明
白
內
容
。
全
劇
調
子
陰
暗
沉
鬱
，
就
像
美
狄
亞
的
棄
婦

心
情
；
然
而
以
佛
蘭
明
高
演
繹
卻
能
突
出
她
那
股
燃
燒
的

慾
念
、
痛
苦
和
仇
恨
和
表
達
她
內
心
復
仇
之
激
情
。
穿
上

白
色
舞
衣
的
年
輕
公
主
在
一
眾
花
樣
年
華
的
少
男
少
女
簇

擁
下
所
跳
的
群
舞
最
是
好
看
，
與
穿
上
黑
衣
、
花
容
褪

色
，
只
有
一
老
嫗
相
伴
的
美
狄
亞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
令

人
更
覺
後
者
可
憐
復
可
怖
。
飾
演
美
狄
亞
的
女
舞
蹈
員
的

技
巧
不
容
置
疑
，
控
制
感
情
變
化
亦
佳
，
能
將
這
個
希
臘

悲
劇
的
經
典
人
物
以
佛
蘭
明
高
舞
蹈
表
演
形
式
叫
觀
眾
留

下
印
象
。
︵
更
正
：
本
欄
上
期
文
中
提
到
的
編
劇
名
字
應

是
﹁
莊
梅
岩
﹂，
非
﹁
莊
梅
巖
﹂。
︶

佛蘭明高中的美狄亞
小　蝶

演藝
蝶影

那
幾
年
選
港
姐
，
還
有
一
個
中
期
賽
，

從
二
十
名
候
選
佳
麗
挑
出
十
二
強
。
反
正

大
眾
娛
樂
，
過
癮
，
花
少
少
時
間
出
任
評

委
而
已
，
不
重
要
！

燕
瘦
環
肥
，
各
有
市
場
。

事
過
境
遷
，
現
在
說
說
也
無
妨
。
那
年
除
了
冠

軍
、
後
來
被
封
最hea

港
姐
張
舒
雅
之
外
，
印
象

深
刻
的
還
是
人
稱
﹁
高
寧
﹂
的
高
海
寧
！
媒
體

給
她
起
個
進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的
外
號
，
表
示
友

好
，
樣
子
名
氣
具
﹁
入
得
門
口
﹂
條
件
，
是
值

得
恭
賀
的
事
情
。

最
近
為
無
㡊
拍
攝
新
季
度
時
裝
特
輯
，
拍
檔

之
一
便
是
高
寧
；
成
熟
了
，
更
漂
亮
了
，
面
對

鏡
頭
經
驗
足
，
唸
稿
輕
鬆
大
方
，
收
放
自
如
，

小
妮
子
非
池
中
物
！

再
見
高
寧
，
恭
喜
她
被
媒
體
接
受
，
其
他
藝

人
出
席
活
動
卻
不
一
定
被
厚
待
將
照
片
刊
登
，

他
們
卻
特
別
對
高
小
姐
關
照
。
不
單
止
，
照
片

好
歹
也
有
明
信
片
大
小
，
而
非
﹁
郵
票
﹂
尺

寸
。
雖
然
至
目
前
為
止
，
仍
未
有
演
藝
方
面
的

戰
績
被
追
捧
，
正
面
形
象
正
面
評
論
是
肯
定

的
；
作
主
持
人
及
出
席
活
動
一
直
爆show

，
連

最
尖
酸
的
報
刊
也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看
到
她
頗
大

張
的
照
片
被
刊
登
。
高
海
寧
幾
年
下
來
被
追
捧

不
容
易
，
帶
些
微
口
音
本
來
是
一
道
障
礙
︵
港

人
北
上
發
展
如
無
起
碼
程
度
的
普
通
話
也
是
絆
腳
石
︶，
同

期
的
馬
賽
也
相
同
，
但
馬
小
姐
的
粵
語
說
得
比
較
靈
光
，

超
過
劉
嘉
玲
初
入
無
㡊
的
水
平
。

回
歸
多
年
啦
，
香
港
從
善
如
流
不
少
；
紅
模
熊
黛
林
、

樂
基
兒
都
非
粵
語
好
手
，
不
單
紅
極
一
時
，
更
曾
奪
取
過

兩
名
天
王
的
心
。

無
㡊
畢
竟
大
台
，
港
姐
始
終
堅
持
美
麗
與
智
慧
並
重

⋯
⋯

重
要
是
出
落
不
似
大
家
閨
秀
也
需
小
家
碧
玉
，
能

不
另
類
最
好
不
另
類
，
是
以
港
姐
近
年
水
平
每
況
愈
下
，

不
突
出
是
死
症
，
越
來
越
難
為
觀
眾
及
社
會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大
家
閨
秀
不
會
選
美
，
都
出
國
唸
哈
佛
、
牛
津
去

了
。
小
家
碧
玉
生
活
無
大
憂
，
何
必
站
出
來
讓
人
家
指
指

點
點
評
頭
論
足
？
新
移
民
是
社
會
生
力
軍
，
對
選
美
會
添

新
血
亦
然
。
近
年
選
美
評
委
成
員
太
㠥
重
甚
麼
慈
善
機
構

主
席
、
甚
麼
會
長
甚
至
政
客
！
擁
社
會
公
職
，
卻
未
必
是

審
美
人
才
，
幾
年
下
來
，
賢
達
們
選
出
的
港
姐
水
平
有
目

共
睹
，
直
至
今
年
得
獎
者
水
準
不
差
才
見
起
色
，
挽
回
不

少
收
視
率
，
亦
得
到
大
眾
認
同
。

高
海
寧
的
見
報
及
出
鏡
率
之
高
，
足
證
條
件
優
秀
，
能

受
時
間
考
驗
，
也
證
明
當
年
賽
果
失
誤
、
跟
觀
眾
眼
光
有

出
入
。
成
功
，
不
論
任
何
行
業
、
界
別
，
哪
會
隨
便
唾
手

可
得
？
高
寧
的
起
步
好
，
但
願
日
後
更
創
佳
績
。

高 寧
鄧達智

此山
中

近來，女漢子一詞頗為流行，引無數網民展示
調侃的技藝。他們運用誇張、反諷、戲說等修辭
學手段，建構出性別模糊的怪誕形象，極力渲染
相關女性的反常品格。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女
漢子並非退化過程產生的變異物種，也沒有跨越
性別的邊界。她們只是不願意屈服於流行的性別
美學，適度彰顯自己對於力量的追求，就招致男
權社會鋪天蓋地的嘲笑。
按照流行的標準，女性越纖細、柔順、嬌媚，

就越能受到寵愛。否則，那些用荊棘編成的桂冠
（如女漢子）就在等待她們，後果那是相當的嚴
重。 有人可能想當然地認為，這種性別美學符合
陰陽之道，其歷史可能與文明一樣悠久。真相並
非如此：母系社會中的女性曾撐起大半個天空，
不可能沉湎於陰柔之美；在男權社會建立以後相
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她們依舊要承擔不輕鬆的職
責，譬如耕種、保家衛國、扶老攜幼，等等。按
照《周易》的教誨，對應坤道的女性必須具有載
物的厚德。倘若身心過於柔弱，怎麼載物？又何
厚之有？正因為如此，秦朝以前的性別美學主張
女人應該「至柔而動也剛」。在《詩經》等民間文
學作品中，「佳人」就是「碩女」。也就是說，優
秀的女性不僅要「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且應
該高大健碩。由創作於北魏時期的《木蘭辭》，我
們可以推知「碩女」的形象。詩中的木蘭不過是
一個民間女子也，但「易男裝，市鞍馬，代父從
軍」後，溯黃河，度黑山，轉戰驅馳12年，數建
奇功，受到皇帝的嘉獎。在這12年間，她身邊的
小伙伴竟然「不知木蘭是女郎」，足見其英武程

度。顯然，木蘭就是古代女漢子中的佼佼者。
與中國一樣，西方人也曾長期推崇「碩女」。在

古希臘，柏拉圖曾強調「女孩子從小就要充分練
習舞蹈和帶盔甲的戰鬥，長大了要參加軍事指
揮、集體操練，還要使用各種武器」。出於實用方
面的考慮，文藝復興以前的西方人很少以女性秀
美為榮，名畫、雕塑、舞台上的女性幾乎個個身
材高大豐滿。
不過，男權社會的女性無權為自己制定審美尺

度。一個更高的性屬俯視㠥她們，決定她們的命
運。作為佔據優勢地位的性屬，他們希望女性柔
弱、纖細、嬌媚，更滿足他們的征服慾，襯托他
們的強悍和威嚴。一旦生活條件趨於優裕，男人
就會倡導這類性別美學。在中國，唐朝時期的人
們雖然仍欣賞女性的豐腴之美，但渲染「櫻桃樊
素口，楊柳小蠻腰」的風尚已經出現，而且日益
不可小覷。到了宋朝，裹小腳之風先是在貴族階
層流行，逐漸擴展到尋常百姓家，最終將不合理
的性別美學推到極致。纏足究竟始於何時，已不
可考。據不可靠的傳說，這個陋俗的始作俑者是
李煜。這位沒落帝王在詩詞方面的造詣頗深，但
其審美偏好卻可以寫入變態心理學——偏愛小腳
女性，時常讓其愛妃站在巴掌大的㟜子上起舞，
陶醉於三寸金蓮凌空蹈虛的媚美。受他影響，一
些貴族女孩開始裹足，試圖以局部器官的嬌小取
悅男性，滿足對方的征服慾。隨㠥時間的推移，
這種貴族美學開始影響平民階層，最終危害尋常
百姓的後代。到了清朝，裹小腳之風已經覆蓋了
華夏大地。腳小的女性備受男權社會的青睞，可

以覓得更好的金主：
小紅鞋兒二寸八，

上面繡㠥喇叭花。

等我到了家，

告訴我爹媽，

就是典了房子賣了地，

也要娶到她。

在無數男人的夢中，三寸金蓮的形象時常喚起
無限的愛慾。擁有一雙大腳不僅是精神上的恥
辱，更意味㠥被遺忘和拋棄：「大腳姑娘大腳
婆，沒人娶她做老婆」。只有符合男人設定的尺
度，女性才能顯現為「美麗的性別」。某些留㠥
「天足」的女性會刻意遮蓋自己的下半身，以免
「露了馬腳」。在這種語境中，高大、豐滿、強壯
的女性通常屬於較低的社會等級，「臂圓、臉
紅、穿㠥寬大的粗布衣服」的農婦幾乎總是被放
逐到美學世界之外。
在西方，同樣的轉折也早已發生，同樣深刻地

影響了女性的命運。到了文
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生活
條件日趨優裕，有關秀美的
言說開始流行：「身材、毛
髮和手要長，耳朵、腳、牙
齒要短，指甲、嘴唇、面頰
要紅，腹部、嘴、肋部要
細。」隨㠥這類性別美學的
興起，與女性相關的身體規
範日益趨於極端化，最終造
就了女性的束腰之風：「布
拉邦特『非常貼身的』緊身
上衣能使『上身顯得優雅並
且苗條』，西班牙女上裝
『兩側那麼窄』，人們難以理
解它如何能夠容下身體。不

管怎樣，瘦身強調上裝要『短』、『挺』、『緊』。
⋯⋯而唯一一種不束腰的特殊情況就是穿寬大的
喪服時，這時外形可以忽略不計。」為了凸顯自
己苗條的身材，有些女性甚至會摘掉自己的軟
肋：美最終成了殘酷的代名詞。
現在看來，裹小腳和束腰都會使女性處於殘疾

狀態。前者使女性無法快步走路，後者妨礙她們
進行正常呼吸。發展到極致時，過緊的束縛使足
骨和肋骨畸形乃至爛掉，最終奪人性命。隨㠥女
權主義在19-20世紀的興起，這兩種風俗已經先後
被廢除。
遺憾的是，束胸和裹小腳之風雖已被禁止，但

它們所隸屬的性別美學並未退出歷史的地平線。
後者仍以各種名義強調女性的柔弱特徵，推出各
種違背平等原則的身體意象，用紛繁的文化符號
遮掩其病態品格，以各種方式誘導女性就範。面
對這套死而不僵的性別，我們應該隨時行使說不
的權利。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性別美學反思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四大美人各有一命


